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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杂 技 历 经 两 千 余 年 的 传 承 发
展，如古树繁花，生生不息。新中国成立
后，杂技艺术逐渐摆脱传统的流动表演
方式，转向剧场展演。近年来，杂技展演
从全国性到区域性，从主题内容到形式
类型，层次越发丰富，满足了各地、各层
次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践证明，杂
技展演要想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离
不开剧场、在场与市场的多方加持，更离
不开“技”的无限超越——这是杂技展演

“破圈”的成功密钥。
剧场是杂技展演展示绝活的平台，

更是融“艺”于“技”的创新载体。逐渐走
向绚丽舞台的杂技艺术，借助音乐、舞蹈
等艺术形式，赋“艺”于“技”，不断丰富着
传统杂技的本体内涵。舞台上，通过融
合剧场特有的舞台空间和技术资源，助
力杂技实现由个体表演向集体呈现的转
型。“走钢丝”“空中飞人”“爬杆”等传统
项目，在舞台上被重新编排，焕发新彩。
新世纪以来，杂技剧的诞生更将杂技艺
术的舞台性、戏剧性推向极致。《天鹅湖》

《依依山水情》《百鸟衣》等一批优秀杂技
剧 相 继 涌 现 ，剧 场 里 的 杂 技 因“ 剧 ”而

“ 火 ”。 走 向 剧 场 展 演 的 杂 技 越 发 综 艺
化、主题化，杂技晚会（秀）和杂技剧成为
主要表演形式，获得观众的喜爱。

剧 场 展 演 的 杂 技 因 此 强 化 了 表 演

性，强化了角色塑造和情感表达，观看杂
技也从单一的身体技巧欣赏，升华为与
节目同行的主题对话和思想共鸣。但近
年来各类展演对舞台综合性审美的过度
追求，却弱化了杂技的本体属性，“扛”

“柔”“翻”等杂技基本功仍有待苦练和夯
实。在杂技的剧场中，“技”始终是主角。

传统杂技最初即以“沉浸式”演出形
式，实现了演员与观众的同时“在场”。“在
场”作为西方哲学概念，意指“直接呈现在
面前的事物”，其主要特征为“敞开”与“无
遮蔽”。就剧场艺术而言，“在场”强调深
度代入与环境互动，通过观众参与实现沉
浸式体验。杂技走向剧场后，形式越发丰
富，却也与观众产生了某种“间离”。因
此，杂技展演需在充分利用剧场综合资源
的同时，保有杂技的“在场”之“技”，与观
众重新建立起深切的互动关系。

杂技表演依赖演员的身体技巧完成
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唯有现场观演，才能
深 切 感 受 到 这 门 古 老 艺 术 的 张 力 和 氛
围。杂技演员展示高难技艺并被观众目
光聚焦，是最核心的“在场”。杂技展演
的“在场”同时强调观众的参与介入，因
此，创意环境式杂技、沉浸式小剧场等策
略 应 运 而 生 。 杂 技 从 宏 大 剧 场 走 向 街
区、古旧建筑、商场中庭等实景地，将观
众纳入演出环节，实现全程互动。

以魔术为例，沉浸式表演几乎伴随
其艺术发展全程。魔术师不仅是技巧搬
运工，更是时空操控者，可以将观众带入
奇幻世界。因此，魔术展演更需打破传
统舞台界限，将观众拉进演出场景并参
与互动，通过多感官介入与场景化叙事，
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创意“在场”，是拉近杂技表演与观
众的有效形式与手段，灯光、投影、VR/
AR 等技术，与服化道深度融合，共同打
造视听盛宴，并为凸显杂技绝活提供载
体辅助。惊险的高空平衡、超越人体极
限 的 柔 术 力 量 、变 幻 无 踪 的 魔 术 技 巧
……这些“硬核”技艺是杂技区别于其他
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观众走进剧场，

最根本的期待是亲眼见证“人力所不能
及”的震撼瞬间，于是，观、演的真正“在
场”是表演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街区市井，浪迹奔波，传统杂技人通
过突破身体极限行走江湖，谋求生存。因
此，杂技从诞生之初便带有鲜明的商业属
性。时至今日，实现审美与市场双赢仍是
杂技艺术的重要诉求。各级各类展演要
想将观众吸引到剧场，为其买单并主动传
播，需对当代观众进行精准定位。

对于杂技展演而言，家庭亲子、青年
群体及杂技资深爱好者，是必须服务好
的核心观众群，因此，杂技展演需开发适
应 不 同 群 体 观 赏 需 求 的 节 目 类 型 。 此
外，杂技展演并非“几场游”式的工作任
务，应要不断开拓展演的商业运作模式，
利用多元化盈利与可持续运营方式，提
升影响力和参与度，并增加市场收益。

目前的杂技展演多为政府主导的品
牌活动，每次展演都集中呈现一个时间
段内的杂技精品，但此类展演所能提供
的空间、场次有限，有必要探索常态化展
演机制，在核心旅游城市或文化地标设
立专属剧场，进行长期驻场演出。还可
将大型展演拆分为小型化、灵活化展演，
满 足 特 色 景 区 、艺 术 节 等 多 样 化 需 求 。
开发文化衍生品也是拓展市场的有效手
段。对已有出圈之势的杂技剧，可借鉴
舞剧 IP 开发模式，将剧目改编为影视、动
漫 等 形 式 ，持 续 拓 展 原 生 作 品 的 影 响
力。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传播杂技节
目精彩片段、讲述杂技人故事，让杂技艺
术的这份“惊奇”被更多人看见、热议，进
而带来流量、提升效益。

技为骨，艺为魂，杂技展演的破圈之
道在于“以技载道”。杂技展演让“技”被
看见，但唯有“技”本身足够震撼、并成功
转化为有温度的艺术表达时，方能真正
破圈入心。杂技的破圈奇迹，始于技艺
的惊险瞬间，成于技艺的艺术升华，恒于
技艺引发的精神共鸣。因此，对于杂技
艺术而言，无“技”不立，唯“技”可破。

据“学习强国”平台

杂技艺术唯“技”可破

乡村这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始终
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智慧。乡
间小道，脚下的每一寸泥土，路旁的每一
株野草，田间的每一根秸秆都在讲述关
于循环与永续的故事。这里没有所谓的

“废弃物”，只有尚未被发现或被遗忘的
资源；这里没有刻意的环保宣言，只有融
入日常的生存哲学。在这个物质丰裕的
时代，乡村以其独特的材料观，为人类保
留了一扇通向可持续未来的窗户。

手工艺，这个看似传统的词汇，在当
代语境下正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不
再仅仅是关于技艺的传承，更成了一种
文化表达的媒介，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精神链接。

在乡村，物尽其用的智慧从来不是
刻 意 的 选 择 ，而 是 流 淌 在 血 液 里 的 本
能。火草的纤维可以织布，高粱的秸秆

能够作画，乌拉草的韧性适合编织，这些
看似寻常的材料转化，背后是一整套完
整的生态认知体系。每一件从土地里生
长出来的器物，都凝聚着对自然规律的
深刻理解，对生命价值的充分尊重。这
种智慧来自民间，源于千百年来中国人
与土地对话的经验积累，是人与自然达
成的最朴素、最深刻的契约。当当代设
计与古老智慧碰撞，迸发出的不是怀旧
的感伤，而是面向未来的创新灵感。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乡村的可
持续实践犹如一剂清醒剂。它不追求短
期的经济效益、不计较即时的投资回报，
而是在慢工细活中构筑起一种更为恒久
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
层面，更渗透到精神领域——它教会我
们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约束中发现自
由。当城市在垃圾围城中焦虑不安时，
乡村正以其特有的从容告诉我们：真正
的进步，不是向自然索取更多，而是真正
理解什么是万物共生；不是创造更多的
需求，而是发现已有的富足。

这种返璞归真的智慧，或许正是我
们这个当下最需要的解药。

在机器复制的时代，这些带着匠人
温度的作品以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为
我们保留了最后一片真实的存在感。每
一件手工艺品都是一段凝固的时间，记
录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一方
水土的文化基因。当全球化的浪潮冲刷

着地域特色时，这些手工艺品成了文化
多样性的最后堡垒。

当代手工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跨越
时空的创造性对话。当年轻的设计思维
遇见古老的制作技艺，当数字化的表达
方式碰撞手工的质感温度，产生的不是
对抗的火花，而是融合的光芒。这种对
话让传统得以延续，更让文化获得面向
未来的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手工
艺突破原有的边界，不再是简单的“保护
对象”，而成为当代文化创新的重要源
泉。它既保持着与历史的血脉联系，又
积极参与现代生活的构建，展现出惊人
的文化适应力与创造力。

最终，乡村手工艺指向的是一种更
为开阔的生活可能。在这个可能性中，
快与慢不再对立，新与旧不再冲突，本土
与全球不再割裂。它为我们描绘的图景
是：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依然能够从
容地拥抱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在尊重
传 统 价 值 的 基 础 上 ，依 然 可 以 大 胆 创
新。这种平衡的智慧，或许正是手工艺
留 给 当 代 最 珍 贵 的 恩 赐—— 它 告 诉 我
们，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故步自封的保
守，而是兼收并蓄的开放；不是对过去的
简单复制，而是在传承中的不断创新。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数字化、人工智能
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手工艺的原因。因
为它不仅连接着我们的过去，更指引着
我们的未来。 据《美术报》

当历史的黑白影像在荧屏上渐次染上
色彩，当泛黄照片中凝固的面容重获呼吸
与温度，这已不仅是一部电视剧的场面，更
是 一 场 庄 严 的 致 敬 。《沉 默 的 荣 耀》的 开
播，就旨在拂去历史尘埃，引领我们凝视一
段几近被遗忘的、悲壮的过往。

长久以来，隐蔽战线的故事常出现在
影视作品中。与一些虚构的人物不同，《沉
默的荣耀》中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
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这部剧颠覆了传统谍战剧以悬念为核
心的叙事方式，从一开始便通过暗示与旁白
宣告：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群走向牺牲
的英雄，“他们能否成功”的疑问被“他们还
能走多远”的叹息取代。这种向死而生的悲
剧结构，为剧中每一次选择、每一回交谈、每
一个眼神赋予了千钧重量。吴石获得情报
后的片刻欣慰，朱枫卷发藏胶卷的情报传
递，都表现了他们在生命的倒计时中，将每
一分、每一秒燃成信仰的烛火，照亮前路。

这部剧还通过细腻的人性刻画，将英雄
还原为有爱有惧、有牵挂有软肋的普通人。
于和伟饰演的吴石将军，是蒋介石亲点的

“国防部参谋次长”，也是代号“密使一号”的
顶级特工，但冷硬的面具之下，他更是丈夫、
父亲和思乡的游子。剧中与夫人“约法三
章”的片段颇为动人。当夫人含泪提出“不
许在外喝酒”“每日九点前回家”“你到哪，我
到哪”这些看似家常的要求时，吴石的每一
次颔首，都是对平静生活的无限眷恋与无声
告别。他面对同志牺牲时手的微颤，酒后用
闽南语吟唱歌仔戏时的洒脱，皆无比动人。
与老友的对话，更将其内心抉择展露无遗。
友人劝其顾及家人安危，莫赴台湾险境，吴
石却追忆过往自己提供的情报避免了多少
无谓的牺牲与城市的破坏，反问“如果当时
我就是参谋次长呢？”这背后，是他“天下有
饥者，如己之饥”的深切悲悯，最终那句“若
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是他放下个人命
运、担起家国未来的铮铮誓言。

剧作的深度，亦系于塑造出的反派的
高度。谷正文、毛人凤等角色，构筑了一个
强大而可信的“深渊”。尤以谷正文为甚，
他并非脸谱化的残暴之徒，而是智识与阴
鸷的结合体，他的存在令英雄步步惊心。
剧中他通过几本书推断中共台工委密码本
的情节尤为精妙。他从《死魂灵》《家》判断
其主人的思想倾向，而真正的突破口，在于
那本崭新洁净的《雅舍小品》。他断言，此
等散文非坚定、勇敢的共产党人所喜，只能
是做密码本这种工具之用。能从阅读品味
窥见主人的精神内核，此种对手之可怕，远
超枪炮酷刑。从这里出发的正邪较量，正
是光明与黑暗在人性泥潭中的生死搏杀。

《沉默的荣耀》播出后，最令人关注的
并非破 3 的收视率，而是其在现实中激起
的巨大涟漪。无数观众自发前往北京西山
无名英雄广场，祭奠剧中烈士的英灵。这
部剧作为影视作品，完成了它的一个重要
使命：不仅讲述历史，更激活了尘封许久的
历史记忆。

无名英雄广场本身，便仿佛是一部沉
默的史诗。它坐西朝东，遥望台湾。纪念
碑上的铭文有云：“夫天下有大勇者……别
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
萧水寒，旌霜履血……乃至殒后无名。”这
正 是 吴 石 、朱 枫 们 的 真 实 写 照 。“ 岂 曰 无
声？河山即名！”《沉默的荣耀》之所以动人
心魄，归根结底在于所有戏剧冲突皆深植
于真实的历史土壤，它唤起观众沉甸甸的
历 史 责 任 感 ，亦 引 发 对 信 仰 最 深 刻 的 叩
问。它提醒观众，今日的阳光灿烂，确系有
人曾以生命为火，将黎明前的黑暗一寸寸
点亮。烈士的荣耀，不应归于沉默；而我们
的铭记，更应铿锵有声。据《人民日报》

岂曰无声？
河山即名！

民艺新生背后的破局


